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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从云南大学毕业，有幸得到学校的免试推荐名额。大学时曾在农大校友的带领下

去过昆明植物所，被植物所的环境深深吸引的我对自己说：如果能保送进入植物所读研究生，我就

读；如果不能，那我宁愿放弃免试名额，自己考。幸运的是，在一位师兄的引荐下，我顺利进入昆

明植物所植物园读硕士，师从管开云研究员。

进入昆明植物研究所以后，我才渐

渐了解了这座科研院所的魅力，除了优

雅的环境，更有良好的科研氛围。“原

本山川，极命草木”，是1938年北平静

生生物调查所所长胡先骕和当时云南省

教育厅厅长龚自知商定成立云南农林植

物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前

身）时提出的所训，这也是吴征镒先生

毕生追求的目标。从事植物科学研究的

人，无不知道这篆刻在昆明植物研究所

球场边的八个大字里蕴含的深刻含义和

无尽的追求。 

硕士期间，昆明植物所的老师和师

兄师姐们不时会说起关于吴先生对研究的执着，崇拜之情溢于言表。我对这位不时在所里遇见的和

蔼老人越发敬重。硕士毕业时，对分类学兴趣渐浓的我在武素功老师的影响下，报考了分类室蕨类

植物学的研究方向，并有幸在武素功老师的推荐下，于2001年成为吴先生的博士研究生，由武素功

老师负责具体指导。博士入学尘埃落定后，武老师和我说了好几次，要带我去面见吴先生，却迟迟

没有下文。直到有一天武老师觉得平时穿得太随便的我难得穿得整齐，就满意地说：“嗯，今天穿

的，适合去见吴先生了！”我才知道平时看似不拘小节的武老师，对拜访吴先生还是很重视的。想

到终于可以真正认识吴先生了，我高兴极了，但也忽然感到不知所措。到了吴先生的办公室，先生

很和蔼地招呼我们入座。吴先生和武老师简要提出了他对我的博士论文立题的想法，吴先生谦虚地

说对蕨类研究不多，但是可以从大处着手提出自己的想法供我参考。两位老先生你一言我一语地发

表着对我的博士论文选题的看法，说得我情绪高涨，同时觉得受益匪浅，心想有太多东西要学，一

定要努力把博士论文做好，不辜负了老先生们的期望。讨论完论文的立题，武老师叮咛了吴先生工

作不要太累，还得注意身体，我们就与先生告辞了。初识吴先生，让我见识到了大师的风范，先生

深厚的学术积淀使他对研究的思路信手拈来，同时又表现出了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 

论文开题后不久，武老师又带我去见吴先生，简要汇报了论文的研究进展。吴先生鼓励我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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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把研究做好。临走时，武老师就当时植物所职工外迁之事问吴先生，说

“吴先生，听说您家的房子买了？买在哪里啊？”不等吴先生回答，武老师自己又说：“我问了也

是白问吧？您恐怕也没时间关心这个，不知道买在哪里吧？”，吴先生就笑了，说“是啊，我是不

知道买在哪里的！”听着他们的对话，我的心里更敬佩吴先生了，心无旁骛，一心只为求学问，试

问现在的科研工作者，有几个可以做到？

2007年，几位和武老师合作开展越南蕨类植物调查的越南植物学家到所里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会议结束后，他们留在标本馆看几天标本，和武老师提出能不能帮忙联系，他们想拜访一下吴先

生，并解释说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只是很想能亲眼见见吴先生，他们觉得能见到吴先生，是

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武老师觉得吴先生年事已高，事务又多，自己跟随吴先生那么多年，都觉得

不好轻易去打扰，所以有些为难。虽然为难，但合作方提出来了，不去问问似乎也不合适，就让我

打电话给吴老的秘书杨云珊，问能不能安排简短的会面。吴老很快就答复同意会面。我马上到标本

馆陪同他们一起去拜访吴老。到了吴老的办公室，正在工作的吴老脱下眼镜，表情略显疲惫，但还

是很热情地招呼大家坐下，友好地与越南植物学家攀谈起来。吴老一开口就说：“我1964年曾经到

越南考察过植物，越南的植被很好啊！我记得那时和我们一起参加考察的越南人有……（说出三个

人的名字），我们重点考察了……（详细列举了考察的一些地区和山头），我对这些山头上分布的

植物还有深刻的印象，比如……”他说起的这三个人，越南植物学家都知道，他们暗地里和我说：

“这几个人都不在人世了。”从吴老办公室出来，越南植物学家感慨说，吴老真是一个不平凡的

人，那么多年前的考察还记得那么清楚，我们作为植物研究者，这一生能见到吴老这样一位极不平

凡又平易近人的大学者，实在是幸运之至。很惭愧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吴老说到的很多细节，但是对

他这样时隔50年仍有如此清晰的记忆，我感到异常惊讶，佩服至极。想起看过的一则报道，周俊院

士曾经问过吴老“记忆力怎么这么好？”，他回答说“博闻强记，不足挂齿。”吴老的勤奋和执

着，永远是我们年轻一辈需要努力去学习的。

记得2003年的时候，吴老曾因病住院。病情严重至昏昏沉沉几日不清醒。武老师自己去过看

望过一次，第二次答应带我一起去。去时心是揪着的 ，觉得很是无措。到病房听说先生已略有好

转，但仍时而清醒时而昏睡。我们去到病房时吴老处于昏睡状态，但是因为病情已逐渐好转，病房

的气氛也就相对轻松了一些。我们也才知道吴老是因为使用抗生素，产生副作用，造成整个人思维

不清。我们只在病房短暂停留，看吴老气色还好，放心了些，觉得不便打扰太久便离开了。回来的

路上武老师和我提起，吴老这几天里有时会说胡话，说的是想不通在文革期间被身边熟悉的人批斗

的事。武老师感慨说，跟随吴先生这几十年，先生几乎什么都聊，唯独从来不提在“文革”中遭受

的冤屈，也从来不会因为被人批斗过而记恨任何人，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是一心一意带

领大家把科研做好。他在病中无意识说胡话提起这事，可见先生心里的委屈，但是他的心胸足够宽

广，宽广得足以容得下这些人和事，再委屈也不去计较。每次想起这件事，我就很感叹先生的包容

和大度，实在是不平凡！

2013年6月20日，吴先生不幸因病去世。还未能从武老师去世（武老师于同年3月9日病逝）的

悲伤心情中平复的我，不得不再次面对恩师辞世的伤痛。人们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有褒有贬，但对

于吴先生，从我入所到离开植物所的十几年间，听到的褒奖不胜其数，吴先生严谨治学的态度，宽

容大度的胸怀，在荣誉和利益面前的谦让，感动了一辈又一辈的科研工作者。虽然他已永远地离我

们而去，但他留给后人的精神力量，却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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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就是吴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了，往事如昨，我难免还会为中国失去了这样一位伟大的植

物学家而倍感遗憾，自知在学术上的成就甚少而觉得愧对先生，但另一方面又一直为自己有幸成为

先生的弟子，能亲耳聆听先生的教诲而深感荣幸之至。先生曾经说过也以身作则去践行的，“要做

研究，先学做人”的教诲，一直是我不断提醒自己要努力践行的，也一直是我会不由自主向身边的

同事和学生转达的。希望吾辈年轻的植物学研究者，谨记吴老教诲，努力做一个踏实、努力，具有

高尚人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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